我们告诉未来 

第二集： 大法开传

長春，一個被稱做塞外春城的地方。離火車站不遠，有一個勝利公園。當氣功熱席捲全國的時候，每天清晨 許多長春的市民來這裡，練著五花八門的氣功。練功之餘，人們喜歡聚在一起聊聊有關氣功的話題。1992年5月的一天，一位陌生的年輕人加入了這群氣功愛好者的交談。
（李先生，长春法轮功学员）“每天早上在公園裡，男女老少都有人在練，因為當時總是想得到一個好身體，而且各個門派、各個功法都有。而且練完功以後，好多人願意在這方面互相嘮嘮嗑。他說我今天感覺挺好，渾身發熱；這個人說唉呀，我手發麻，就有這種情況。然後師父就過來教，但他們誰也不認識師父。師父就講一講氣功的功法、功理、本質，接著就做了幾個動作。他們當時從來沒見過這種功法 功理，好多人就準備跟師父學。”
這位年輕人就是李洪志先生。許多不認識的人，由此成了他講法傳功的第一批學員。1992年5月13日，第一期法輪功學習班就在這裡舉行。開班不久，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情。
（1999年吉林教育电视台“健康ABC”节目）“我在工作的時候，糧垛倒塌，被袋子把我的腿給砸傷了，以後腰也受到損害。過了一個階段，我逐步的就變成了一個不能走動的人 ，一個癱瘓的人。始終是趴著，胳膊肘拄著那個床上，(生活)不能自理了，使胳膊肘子拄的都沒有皮了。就是鄰居告訴我說，有那個氣功班，帶功報告，說叫我去。然後我愛人到醫院跟我商量，說你去不去啊？我說已經這樣，還去什麼呢。但是出去還不容易，我自己還不能走，必須得用擔架抬著我，我怎麼能去啊？後來他們回家一商量，第二天早上就把我抬去那兒。到了以後他們就進去了，把我擱到那個大廳那兒。在擱到大廳以後，他們到屋裡去找位置的時候，這時候李老師就來了，問我你什麼病啊？我說我腰間椎盤突出。老師說叫人把妳抬台上來吧？這時候我的孩子和我的家人就來了，把我抬到台上去了。抬到台上去以後，老師說你能不能配合我呀？我說能。我覺得好像就在那一剎間，不到3秒鐘的時候，老師就說你坐起來吧！果然我就坐起來了。老師說你下地吧！當時我就想，我都不能仰著躺著的人，我能坐起來嗎？我真的就坐起來了。叫我下地，我就下地了。下地以後，老師說妳走吧，妳已經好了。我就在台上走了一圈。”
在長春成功舉辦了兩期學習班後，92年6月的一天，李洪志先生來到北京，推開了中國氣功科學研究會的大門，向負責批准推廣氣功的工作人員提出在全國傳播法輪功的申請。當李洪志先生來到北京時，氣功熱已經風行了近20年。全國有2400多種氣功門派在各地流傳，上億人參加氣功鍛鍊，氣功界內部也形成了非常錯綜複雜的局面。對眾多氣功門派雲集的氣功科研會來說，接受一個陌生人要求傳法的請求是需要進行諸多方面測驗的。
（叶先生，北京法轮功学员）“整個中國氣功那時候幾千種，你怎麼能讓氣功協會知道你好？所以他必須講出他來的任務是要向高層次傳法，他來的任務是要給氣功界正名，他要把氣功界所有的混亂事情給糾正。所以老師一講真正解決高層的，真正解決氣功界的亂七八糟的事，人家高興得不得了。所以老師一去一談，幾分鐘內人家就全著迷了。談幾句話，就拽著老師談了一個多鐘頭。你就是不能走，你就留北京，我們全答應你，我們全支持你。”
氣功界的權威人士們被李洪志先生超常的功法、功能深深折服，一致通過了各項測試和理論考評，立刻成立直屬的法輪功研究會，作為氣功科研會的分會，並向全國推廣。
這是1994年9月正式出版的法輪功教功錄像帶。在此之前，氣功科研會和國家體委曾先後為法輪功製作教功節目。這柔和優美的五套功法很快在京城傳播開來，一些內行人立刻被這動作簡單但卻異常高深的功法所吸引。
（邵晓东，时为人体科研会医学气功学术顾问）“1993年8月份，去北京的時候，上北京中山公園，在清音祠附近吧，結果聽到了一種特別悅耳的聲音。就是聽到那個聲音吧，我就循著那個聲音走過去，結果看到有幾十個人在那煉功。我當時一看這個功法，是我以前沒有見過的功法。我就從頭看到尾，在那看。特別是看到他們煉一個叫做法輪樁法，看著他們站的那個樁式，我當時非常吃驚。因為他當時煉的那個樁法裡面一共是四個樁法，四個樁法有一個是頭前抱輪，還有一個腹前抱輪，還有一個頭頂抱輪跟兩側抱輪。這四個樁法裡邊有三個是高位樁，高位站樁。這種高位站樁過去是說得練到很高層次以上的，很高層次以後才可以煉的。因為我是個當醫生的我知道，初學氣功的人，如果是一開始就煉這種高位樁法，特別是高血壓的患者那是禁忌的。因為血壓本來就高，你的手的位置再一高，會導致血壓上升。所以當時我就很奇怪，說這個功法怎麼能夠這樣子啊？所以等到他們煉完功之後，我就過去問，他們就跟我說，他們說我們這是法輪功。我就問一下這些學員，我說你們這裡面有高血壓的病人嗎？他說有啊。我說那你們的血壓情況怎麼樣？他說血壓降下來了。我說有沒有低血壓的？他說也有啊。他說原來有低血壓、低血糖的。我說煉這功怎麼樣？他說恢復正常了。然後我就問他們，我就說你們聽過李洪志先生給你們講課嗎？他說我們都是參加過班的，聽過課的。所以我當時就對法輪功，我說還有沒有機會，我也能夠參加這個班？”
這時的法輪功已經成為氣功界的佼佼者。李先生每到一處，當地政府和氣功協會都給予大力支持，新聞媒體詳細報導。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紛紛來信詢問法輪功的功理、功法，索取資料，購買書籍。
1994年6月，在山東省著名的泉城濟南舉辦了第二期濟南市法輪功學習班。第一天上課，李先生就開宗明義的講出了學習班的目的：“我們這裏也不講治病，但是我們講整體調整學員的身體，使你能夠煉功。你帶著一個有病的身體，你根本就不會出功的，所以大家也不要找我治病，我也不做這件事情。我出山的首要目地，就是往高層次上帶人，真正的往高層次上帶人。”（《轉法輪》）
對於大多數第一次來參加法輪功學習班的人來說，氣功就意味著鍛鍊身體，祛病健身。在講課中，李先生向人們揭示了這其中的深刻道理：“過去有人在公園練功也好，在家裏練功也好，練的倒挺用心的，很虔誠，練的也不錯。一出門就不是他了，我行我素，在常人中為了名、利跟人家去爭去鬥，他的功能長嗎？根本就長不了，他的病也好不了，也是這個原因。為甚麼有人長期練功就不好病呢？氣功是修煉，是超常的東西，不是常人中的體操，必須重心性才能好病或長功。” （《轉法輪》）
九天的講課中，李洪志先生深入淺出的系統講述了高層次中的法。他指出氣功就是修煉，不同層次有不同的法，講解了煉功為什麼不長功，佛家功與佛教的關係，修煉人怎樣對待失與得，醫院治病與氣功治病，氣功與體育鍛煉的關係等等，澄清了諸如天目、附體、練邪法、走火入魔等等讓人們迷惑不解的問題。許多講法內容讓所有在場的人震聾發聵，永遠難忘。
“那麼甚麼是佛法呢？這個宇宙中最根本的特性真、善、忍，他就是佛法的最高體現，他就是最根本的佛法。佛法在不同層次中有不同的體現形式，在不同層次當中有不同的指導作用，層次越低表現越龐雜。空氣微粒、石頭、木頭、土、鋼鐵、人體，一切物質中都存在著真、善、忍這種特性；古代講五行構成宇宙中的萬事萬物，也都存在著真、善、忍這種特性。修煉的人修到哪一層次就只能認識哪一層次中佛法的具體體現，這就是修煉的果位、層次。鋪開講，法很大。到了極高點上去講，那就很簡單了，因為法就像金字塔形的。到了極高層次上用三個字就可以概括，那就是真、善、忍，顯現到各個層次就極複雜了。拿人來比喻，道家把人體視為小宇宙，人有物質身體，可只有物質身體還構成不了一個完整的人，還必須有人的脾氣、秉性、特性、元神存在，才能構成一個完整的、獨立的、帶有自我個性的人。我們這個宇宙也是一樣，有銀河系、其它的星系，也有生命和水，這個宇宙中的萬事萬物，這是物質存在的一方面；可是同時它也存在著真、善、忍特性。任何物質的微粒中都包含著這種特性，極小的微粒中都包含著這種特性。” （《轉法輪》）
（李有甫，时为中国科学院人体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我就非常震撼，他把人的本性、宇宙的特性、宇宙和人的關係、人生是來幹什麼，全都講出來了。而且尤其是講出了怎麼樣能夠 返本歸真，人怎麼能夠達到和宇宙特性的統一，同化宇宙特性。這個講得非常清楚，而且都能夠做得到的，一步一步的都告訴你怎麼去做，這個非常實實在在的。他和所有的那些個宗教中的東西不完全一樣什麼的，有些東西理論你可以明白，但是怎麼去做那是茫然的。這個是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一步一步的怎麼去走、怎麼去做。所以我非常的震撼，當時也很感動，就決心要在這個裡邊修煉下去。”
李先生出山講法的1992年，社會諸多矛盾也集中到了這一年。官商、官倒、不正之風、腐敗之風、分配不公、價格雙軌、股市波動、湧入城市的民工潮，和全民經商的下海熱等等，使許多人的價值觀念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唯利是圖、一切向錢看等觀念，甚至成了被人們普遍認可的道德標準。
（薛宾，原国家农业部干部）“下鄉的時候，本來話從也就兩三個人下鄉，然後下去以後先到省裡面，省裡面然後他也派人跟著我們，再下到那個地市一級。地市一級再派人，跟著在一起下到縣市一級，然後再到鄉鎮一級，到村一級。所以到吃飯的時候，就是一大批人馬， 就是二、三十個人。”
（薛先生，福建市民）“到福州去住院，醫院住不進去，所以是找了熟的人，走後門，花了錢住進去。住院住進去以後，你要找好的醫生治療，又要走後門，又要花錢。甚至連照光都要走後門，沒有走後門你都排不上。一個要靠權，一個要靠人情，一個要靠鈔票，沒有這個東西你辦什麼事都很困難。”
每個年代都有傳達人們心態情緒的旋律，這90年代初期家喻戶曉的歌曲真實的折射出了人們對現實生活中虛偽、冷漠的厭倦和無奈。
迷中得法
路断林遮雾，落水斗星疏；
秋寒并足草，听风不知处。
倚岩盼假寐，凄迷织如丝；
师现梦猝醒，幻尽现真途。
法轮大法学员

這是一位學員在學習了法輪大法後寫下的詩句。當時在一片金錢至上 、道德下滑的社會環境中，能有機會聽到李洪志先生親自講解高德大法是一件多麼難得的事情。就因為這樣，許多學員不顧辛勞、千里迢迢的追隨李先生，參加他在各地的講法學習班。
1994年12月，李先生在中國舉辦的最後一期法輪功學習班在廣州舉行。這次學習班盛況空前，人們從遙遠的新疆、黑龍江趕到這裡，只為能有機會聽聞佛法。
（高大维，广州法轮功学员）“因為全國各地都知道這是最後一期，所以說各地的弟子都通過各種方式，包車的、租車的、坐飛機的來到了廣州。那個場地在廣州體育館，只能夠容納三千到四千人。那麼一下子來了大概有六千多人吧，很多連吃住都緊張的，那些求道者啊，他們就是在那個體育館周圍，通宵在那裡打坐等著。老師知道了這個情況以後，就跟主辦單位交涉，那麼最後是讓體育館周圍的那個學員都進去了，都進去就在過道上，那個主會場周圍的過道上 就裝了電視，就讓大家都能夠聽到老師的講法。”
從1992年5月13日長春舉辦的第一期法輪功學習班，到94年12月廣州最後一次學習班，李洪志先生在全國各地共舉辦了54期為期十天的法輪大法學習班。從數字上人們不難想像，在這兩年半的時間裡，李先生是怎樣馬不停蹄的到處奔波的。開辦學習班過程中，遇到的真正艱難之處，李先生沒有說過，人們也無法了解。但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嚴厲的社會，能把這樣一部與統治宣傳思想截然不同的大法完整的傳播下來，其中的艱辛和錯綜複雜是超出人們想像的。這意味著在這個過程中，他不能走錯一步，他必須做得絕對的正。李洪志先生做到了。
（聂淑文，上海法轮功学员）“我們到廣州去以後，因為廣州的生活水平很高嘛，所以我們撿了一個就是說比較便宜的旅館，住在那。結果晚上睡覺的時候，那個老鼠，你在睡覺的時候，老鼠就在身上跑過去，那個蟑螂和老鼠那是非常多。那麼有兩組受不了了，就說這個地方實在太差了，晚上睡覺那個老鼠要往身上爬了。所以兩組第二天就離開了，就離開了這個旅館，另外去找了條件稍微好一點的旅館。結果後來，就是剩下的那一組沒有走。結果他們在餐廳裏吃飯，就看見師父在餐廳裏吃飯，師父也住在這個旅館裏願。”
愿
茫茫天地我看小
浩瀚蒼穹是誰造
乾坤之外更無垠
為了洪願傳大道
李洪志
一九九零年一月一日

這是1990年1月1日李洪志先生出山前寫下的一首《願》。兩年後，他用辛勤的付出實現了這個洪願。1994年12月，李先生將他在各地的講法內容彙編整理，正式出版了《轉法輪》，至此他將一部宇宙大法完整的呈現在世人面前。
[bookmark: _GoBack]大法傳出來了，但是有多少人能信？有多少人能真正修煉呢？在最後一次廣州學習班結束的時候，李先生講出了他的殷切希望：“在辦班當中，我講的這些東西全部都是指導大家往高層次上修煉的，在過去的講法中沒有人講這些東西。我們講的東西非常明瞭，是結合著現代科學和現代人體科學講的，而且講的層次很高。主要是為了大家，讓你將來能夠真正得法，修煉上去，這是我的出發點。我們在傳法傳功過程中很多人覺的法也挺好，可是做起來很難。其實我覺的難與不難，看對甚麼人講，一個普普通通的常人，不想修煉，他會覺的修煉簡直太難了，不可思議，修不成。他是個常人，他不想修煉，他會看的很難。老子講：「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真正修煉的人，我說是很容易的，不是甚麼高不可攀的東西。其實在座的有許多老學員和沒有來的老學員已經修煉到相當高的層次上去了。我沒有給你講這些是怕你產生執著心，沾沾自喜等等因素，影響你功力上長。作為一個真正有決心修煉的人，他能夠忍受的住，在各種利益面前能放下這個執著心，能夠把它看的很淡，只要能做到就不難。所謂說難的人，就是他放不下這些東西。修煉功法的本身並不難，提高層次的本身並沒有甚麼難的，就是人的心放不下，他才說是難的。因為現實利益當中很難把它放下，這個利益就在這兒，你說這個心怎麼放的下？他認為難，實際也就難在這裏。我們在人與人之間發生矛盾時，忍不下這口氣，甚至於不能把自己當成一個煉功人去對待，我說這就不行。我過去修煉的時候，有許多高人給我講過這樣的話，他說：「難忍能忍，難行能行」。其實就是這樣，不妨大家回去試一試。在真正的劫難當中或過關當中，你試一試，難忍，你忍一忍；看著不行，說難行，那麼你就試一試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話，你發現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因為我講的太多了，講的太多大家很難記的住。我主要提出點要求：希望大家在今後的修煉當中，把自己當成一個煉功人，真正修煉下去。我希望新老學員，都能在大法中修煉，都能夠功成圓滿！希望大家回去抓緊時間實修。”（《轉法輪》）
敬請收看“我們告訴未來”第三集：破謎與正心。

